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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尧案例分析等方法袁系统梳理了女性运动员的野性别验证冶政

策尧参赛资格限制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尧规则的具体内容遥 发现院女性运动员野性

别冶政策已经从野性别验证冶政策转变为基于特定生理指标的参赛资格限制政策袁
这一转变使得国际体育领域的女性运动员野性别冶政策变得日益复杂化袁尤其是国

际田径联合会的 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叶性别发展差异运动员规则曳 涉嫌侵犯特定

女性运动员的健康权尧隐私权和不受歧视的权利袁与国际人权标准相悖袁将面临诸

多的法律挑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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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gender verification" policy and the qualification restriction policy

for female athletes, as well as the contents of the ru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gender" policy for female

athletes has changed from "gender verification" to the qualification restriction based on specific phys-

iological indicators. This change makes the "gender" policy for female athle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field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The IAAF Regulations Governing Eligibility of Females with
Hyperandrogenism to Compete in Women's Competition and the Eligibility Regulations for the Fe鄄
male Classification <Athletes with Differences of Sex Development> are even suspected of infringing

on the health, privacy, and non-discrimination rights of some female athletes. The regulations are be-

lieved to go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human rights and will face many legal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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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袁公平竞赛是体育的核心准则之一遥为
了实现公平竞赛袁 在体育比赛中根据性别设置男子

项目和女子项目是现代体育运动发展以来的一项传

统袁即使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渊Feminist冤也很少会质疑

体育比赛中男女分开比赛的做法袁特别是田径项目[1]遥
自 1928 年以来袁田径比赛一直严格分为男性和女性

比赛项目袁男性和女性在田径运动中分开竞争袁这主

要是基于男女间天然的生物学差异导致的身体素质

和运动能力差异遥为了实现所谓的公平竞赛袁以国际

奥委会和国际田径联合会 渊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袁IAAF冤 为主的一些国际体育

组织先后出台了专门针对女性运动员的性别验证政

策和参赛资格限制规则遥 最开始是对女性运动员进

行性别验证袁 后来则通过检查雄激素水平设定女性

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IAAF

的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渊IAAF Regulations Governing

从野性别验证冶到野参赛资格限制冶要要要女性运动员野性别冶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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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gibility of Females with Hyperandrogenism to Com鄄
pete in Women爷s Competition 冤和叶性别发展差异运

动 员 规 则 曳 渊Eligibility Regulations for the Female
Classification <Athletes with Differences of Sex Devel鄄
opment>冤渊以下简称野DSD 规则冶冤袁对于那些性别发

展出现差异的女性运动员参加女性体育比赛加以一

定的限制遥但是袁这类针对女性运动员的性别验证和

参赛资格的限制引发了体育公平竞赛和人权保护之

间的冲突袁既涉及伦理学尧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袁也涉

及科学问题遥 本研究主要是对女性运动员野性别冶政
策的演进历史进行研究袁 旨在开启学界对于女性运

动员野性别冶政策的思考遥

既然体育项目按照男女性别设置项目袁 就意味

着要对男女性别进行检查遥 当然这种检查主要是针

对女性袁 因为男性从来就不会担心与女性运动员竞

争遥 最初袁 各体育组织没有出台专门的性别检查政

策袁 都是通过人的外貌特征来判断运动员的男女性

别遥由于体育与经济尧政治尧国家荣誉尧个人价值等方

面的关联日益密切袁 体育领域性别欺骗成为一种担

忧遥最早引起争议的是 1936 年德国柏林奥运会上获

得金牌的 Helen Stephens袁由于过于优秀的运动表现

使得外界开始质疑其性别袁 外界的质疑迫使她接受

了性别验证检查袁 检查结果确认她是女性遥 冷战初

期袁 关于男性运动员伪装成女性运动员参加比赛的

说法渊传言冤开始愈演愈烈遥 20 世纪 60 年代袁高水平

精英女性运动员成绩开始出现大幅上升袁 涌现出越

来越多的优秀女运动员遥 加之高强度的训练和兴奋

剂的滥用袁 一些女性运动员呈现出一些男性化的特

征遥在对野性别欺骗冶的担忧和舆论压力下袁国际奥委

会和各国际体育组织在比赛之前开始进行简单的性

别验证检查遥 一开始运动员可以通过出示相关的医

学证明在比赛之前证明个人性别遥但是袁这些文件证

明有可能造假袁运动员中野男扮女装冶越来越引起体

育界的担忧和外界的猜疑遥

在 1966 年之前袁各体育组织还没有对所有运动

员进行强制性野性别验证冶检查袁只有在运动员的性

别受到质疑和挑战时袁 受质疑的运动员才会被要求

进行性别验证检查遥但从 1966 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

欧洲田径锦标赛开始袁 赛前的性别验证检查成为女

性运动员参赛的先决条件遥 在布达佩斯被检查的

243 名运动员宣布为正常袁 但有 6 名世界纪录保持

者退出了性别验证测试袁 主动放弃了参加欧洲锦标

赛的资格袁 这引发了外界对这 6 名运动员性别的广

泛猜测遥同年袁在牙买加金斯敦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

期间袁为验证女运动员的性别袁所有女运动员都接受

了妇科检查遥 1967 年袁参加加拿大温尼伯泛美运动

会的女运动员也都接受了检查袁 以确定是否有资格

参 加 女 性 比 赛 遥 其 中 袁 波 兰 短 跑 运 动 员 Ewa

Klobukowska 被查出野染色体异常冶袁被取消了参加欧

洲田径锦标赛的资格遥 IAAF 之后还取消了她的所有

成绩和奖牌袁并从记录册中删除了她的名字遥
尽管参与检查的女性运动员对检查表示不满袁

因为这种简单的性别检查引起了女运动员的尴尬袁
并使得她们产生了强烈的屈辱感遥 但 IAAF 认为袁为
保证竞赛的公平性袁这些测试是必要的遥 因此袁性别

验证成为田径女运动员参赛协议的一部分遥1968 年袁
国际奥委会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袁 推出了 野女性测

试冶渊Femininity Test冤政策[2]遥 一些国际体育组织也开

始推行这类性别验证政策遥从此袁女性性别验证政策

开始全面实施遥

为了避免以往简单的身体检查给运动员们带来

尴尬和降低对女性运动员隐私权的侵犯袁 国际奥委

会针对奥运会的性别验证开始依靠医学遗传学技

术袁寻找侵入性更小的替代检查方案遥 在 1968 年法

国格勒诺布尔冬奥会上成功试用该方案后袁 当年参

加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的所有女运动员都接受了该

项检查遥 虽然这种基于实验室的测试有避免尴尬和

减低隐私侵犯的优势袁但该方法也有局限性 [3]遥 从

1992 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开始袁为了进一步提高检

测的敏感性袁 国际奥委会利用医学遗传技术并采用

巴尔体渊Barr body冤分析遥 巴尔体分析的目的是确保

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的女运动员拥有 XX 染色体 [4]遥
然而袁巴尔体分析也被证明是有问题的袁因为没有考

虑到遗传变异袁巴尔体分析排除了具有遗传发育变异

却没有生物学优势的运动员[5]遥早在 20 世纪 70年代袁
遗传学家就指出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正在使用无效的性别验证测试遥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袁野性别验证冶 政策开始

逐步受到外界的关注遥诸多的医学专家尧科学家和运

动员开始探讨关于性别验证测试所产生的伦理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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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等问题遥1990 年和 1992 年袁IAAF 在蒙特卡洛和伦

敦举办了研讨会袁医学专家尧体育管理官员和女运动

员工作组讨论了性别验证测试的未来遥 IAAF 工作组

于 2006 年发表了以下结论院渊1冤具有性染色体出生

缺陷的女性不具有不公平的优势袁 应该被允许作为

女性参与竞争曰渊2冤性别核查的唯一目的是防止男性

伪装成女性参赛曰渊3冤从小就具有法律和社会心理性

别的女性渊包括青春期前的性别重新分配冤袁无论她

们的染色体模式如何袁都应该有资格参加女性比赛曰
渊4冤青春期后性别重新分配应根据具体情况处理曰
渊5冤女运动员应参加赛前的健康检查 [6]遥

因此袁IAAF 的性别检查又回到了医学专家现场

检查遥 1993 年袁在 IAAF 工作组的建议下袁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和英联邦运动会暂停了全面的染色体筛

查遥 在当时存在的 34 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中袁只
有 5 个还在使用全面的现场性别测试遥 尽管国际体

育机构逐渐放弃了全面的性别验证袁 但国际奥委会

仍然在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采取了强制性性

别验证测试遥 在 3 387 名女运动员中袁8 名运动员检

测出 SRY 基因渊SRY 基因的存在被当作男性遗传性

别的标志冤袁未通过验证测试遥 这 8 人中有 7 人被确

定患有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 渊Androgen Insensitirity

Syndrome, AIS冤袁而 8 人中有 2 人被发现没有进行过

性腺切除手术 [7]遥
关于性别验证测试袁 从该政策诞生就伴随着争

议袁该政策在伦理尧有效性尧可靠性和合法性方面都

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抗议遥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袁反
对意见达到了高潮遥 1992 年 5 月袁IAAF 宣布终止染

色体检测遥
1999 年袁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为保护运动

员利益袁建议国际奥委会停止性别鉴定检查遥国际奥

委会接受了这项建议袁该年开始全面停止性别验证[8-9]遥
至 2000 年袁仍有 5 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进行测试

渊篮球尧柔道尧滑雪尧排球和举重冤遥
从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开始袁各届奥运会的性别

验证测试不被用作女运动员参赛的前提条件遥 在悉

尼奥运会尧雅典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袁国际奥委会建

立了性别实验室中心袁以评估野被怀疑是男性的女运

动员的外表尧激素尧基因和染色体冶[10]遥终止强制性性

别验证测试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停止对运动员进行

性别验证测试袁 因为在有人提出挑战和质疑的情况

下袁还是会对被怀疑或被挑战的运动员进行测试遥
2006 年袁IAAF 发布了 野性别验证冶 政策渊Policy

on Gender Verification冤[11]遥 在该政策中袁IAAF 表示袁
在 IAAF 批准的活动期间袁 不会进行标准或强制性

的性别核查遥该政策规定袁只有当运动员的性别受到

野怀疑冶或野挑战冶时袁她才可以被要求进行医学评

估遥该政策还概述了野处理性别争议案件的程序冶遥根
据该政策袁 评估特定运动员的过程可以通过来自另

一运动员或团队的野挑战冶袁在反兴奋剂测试期间提

出的野怀疑冶由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官员启动遥 一旦确

定了被怀疑的案例袁 由 IAAF 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

的性别测试遥 如果确定需要袁那么 IAAF 确定调查机

构并将运动员转移给调查机构袁然后将调查结果从调

查机构转交给国家田径联合会袁 并提出建议遥 IAAF

2006 年的政策较为模糊袁没有为运动员尧运动队和

比赛组织者提供信息去确定身体发育的差异是否可

能导致调查或运动员治疗方式的不同遥此外袁该政策

没有告知运动员野调查机构冶是谁以及何时何地进行

调查袁在 2006 年多哈亚运会上就证明了该政策存在

诸多的缺陷遥比赛结束后袁Soundarajan 被要求接受性

别测试并且没有通过测试 [12]袁在缺乏救济途径的情

况下袁 她被剥夺了奖牌遥 第二次有争议的调查是

2009 年关于南非女运动员 Caster Semenya 的争议遥
两次调查运动员都没有知情同意袁 而且媒体泄露了

检查情况袁 导致两名运动员受到了严重的困扰以及

广泛的猜疑遥 这些案件表明袁IAAF 的政策存在较多

的问题袁 尤其是在调查的专业性和保密性方面存在

缺陷遥

IAAF 与国际奥委会协商制定了叶雄激素过多症

规则曳袁旨在改进性别检查的方式尧方法袁确定女性运

动员的参赛资格 [13]遥 该规则于 2011 年 4 月推出袁旨
在通过判断女性运动员的雄激素水平来取代 IAAF

此前出台的野性别验证冶政策袁并强调 IAAF 已放弃

所有的野性别验证冶野性别政策冶的表述遥
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明确规定袁该规则是确立

患有雄激素过多症的女运动员参加女性国际比赛资

格的框架遥 对于参加国际田径比赛或试图参加国际

田径比赛的所有女运动员来说袁都必须遵守叶雄激素

过多症规则曳遥 同时袁该规则也被建议作为国家田径

协会的参赛资格指南袁 用于管理国家层面的相关案

件 [14]遥 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还明确规定院野在 IAAF

根据本规则对案件进行评估之前袁 不得允许患有雄

激素过多症的女性参加国际比赛中的女子项目比

赛遥 任何寻求参加国际比赛的雄激素过多症女性运

从野性别验证冶到野参赛资格限制冶要要要女性运动员野性别冶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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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都应告知 IAAF袁以便根据本规则对她的案件进

行评估遥 这既适用于已被诊断出患有雄激素过多症

的运动员袁也适用于仍在诊断过程中的运动员冶[14]遥
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还授予 IAAF 医疗管理人

员进行保密调查的权力袁如果有野充分的理由相信冶女
运动员可能患有雄激素过多症袁则可以对该女运动员

进行保密调查遥 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 规定了关于

IAAF 专家医疗小组的建立和运作遥 该小组由 IAAF

指定的野独立医学专家冶组成袁他们负责审查叶雄激素

过多症规则曳相关的案件遥 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还
建立了包括初步临床检查尧内分泌评估和全面检查

诊断的三阶段医疗评估程序遥 在 3 级评估下进行运

动员诊断后袁 如果运动员打算继续参加田径比赛袁
那么 IAAF 医疗部门必须向专家医疗小组提交从 3 级

检查中获得的所有结果袁以使专家组能够出具野关于

她参加女子比赛资格的建议冶遥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
规定袁如果符合以下条件袁专家医疗小组应建议运动

员有资格参加女子比赛院渊1冤雄激素水平低于正常男

性范围曰渊2冤雄激素水平在正常男性范围内袁但具有

完全的雄性激素阻抗性袁 使其在正常男性范围内的

雄激素水平没有竞争优势遥 该规则规定的雄激素水

平野正常范围冶是 10 nmol/L[14]遥
也就是说袁 患有雄激素过多症的女运动员如果

要参加女性比赛袁 就需要通过治疗把体内的雄激素

水平降低至 10 nmol/L 以下袁否则就必须证明自己对

雄激素不敏感袁 即不会因拥有正常男性范围内的雄

激素水平而获得竞争优势遥 换言之袁叶雄激素过多症

规则曳 实际上是规定了女运动员体内存在的天然内

源性睾丸激素的允许量遥更具体地说袁如果某女性运

动员雄激素在野正常男性范围冶渊定义为 10 nmol/L 或

更高冤袁即雄激素过多症袁那么就没有资格参加国际

田径的女子项目比赛遥
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前言部分对该规则的背景

和目的作出解释袁IAAF 认为作为田径运动的国际管

理机构袁首先是保证田径比赛的公平性和公正性遥将
田径比赛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袁进一步说为了能够保

证所有女性运动员竞争的公平性袁新规则限制了有雄

激素过多症的女性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的资格[15]遥
通过以上对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内容的简要介

绍可以发现袁 虽然该规则并没有涉及对运动员性别

的评判或验证袁但实际上是对运动员是否为野女运动

员冶进行判断袁因为该规则评判的标准是男性的雄激

素渊睾酮冤范围遥 虽然删除了野性别验证冶或野性别测

试冶等术语袁但实际上这是在体育运动中进行性别验

证测试的新体现遥 因为如果一名女运动员的雄激素

达到了 10 nmol/L 或更高袁那就被认为不能参加女性

比赛袁 这是更为隐晦地作出该运动员不是女性的性

别评判遥 因此袁2015 年袁 国际体育仲裁院 渊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袁CAS冤 在 Dutee Chand 诉印度田

协和 IAAF 案中作出裁决袁裁决 IAAF叶雄激素过多

症规则曳暂时中止实施[16]遥

2018 年 3 月 5 日至 6 日袁IAAF 理事会在英国伯

明翰召开会议袁 颁布了新的规则要要要野DSD 规则冶袁
替代此前的 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袁野DSD 规则冶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生效遥

大体而言袁野DSD 规则冶 制定了新的强制性要

求袁属于野DSD 规则冶规定范围内的运动员被定义为

野相关运动员冶遥 该规则第 2.2 条指出野相关运动员冶
是满足以下 3 个标准的运动员院渊1冤 有以下 DSD 之

一遥 渊a冤5a- 还原酶 2 型缺乏症曰渊b冤部分雄激素不敏

感综合征 渊PAIS冤曰渊c冤17茁- 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3 型

渊17茁-HSD3冤缺乏症曰渊d冤先天性肾上腺增生曰渊e冤3茁-

羟基类固醇脱氢酶缺乏症曰渊f冤 卵睾丸 DSD曰渊g冤涉
及性腺类固醇紊乱的其他遗传疾病遥渊2冤血液中的循

环睾酮水平为 5 nmol/L 或以上遥 渊3冤对那些睾酮水平

具有足够的雄激素敏感性袁具有雄激素作用 [17]遥
野DSD 规则冶第 2.2 条还规定了受到限制的运动

项目袁将其界定为野限制项目冶袁包括 400 m尧400 m

栏尧800 m尧1 500 m尧1 英里渊约为 1 609.344 m冤比赛袁
以及 400 m 到 1 英里渊包括冤之间的所有其他径赛项

目袁 无论是单独赛事还是作为接力赛事或混合赛事

的一部分[17]遥
野DSD 规则冶第 2.3 条规定了适用于野相关运动

员冶的野资格条件冶袁如果要参加国际比赛中野限制项

目冶 的女性比赛袁 或者在非国际比赛中创造世界纪

录袁野相关运动员冶 必须满足以下每个条件 渊资格条

件冤院渊1冤必须在法律上被承认为女性或双性人渊或同

等情况冤曰渊2冤必须将她的血液睾酮水平至少连续 6个

月保持在 5 nmol/L 以下 渊例如通过使用激素避孕

药冤曰渊3冤只要运动员希望拥有国际比赛中野限制项目冶
的女性参赛资格 渊或在非国际比赛的限制项目女性

比赛中创造世界纪录冤袁就必须将血液中的睾丸激素

水平维持在 5 nmol/L 以下 渊无论她是在竞赛中还是

竞赛外冤[17]遥
也就是说袁如果野相关运动员冶不符合资格条件

时袁就无法参加国际比赛中野限制项目冶的女性项目

比赛袁同时在非国际比赛的野限制项目冶女性比赛中

创造的世界纪录也将无法得到承认遥当然袁根据野D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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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冶野相关运动员冶 将不受限制地有资格参加如下

赛事院渊1冤女性项目中的遥 渊a冤非国际性比赛中的径

赛项目尧田赛项目和混合赛事袁包括其中的野限制项

目冶遥 渊b冤国际性比赛中除了野限制项目冶之外的其他

径赛项目尧田赛项目和混合赛事遥 渊2冤所有男性比赛

项目渊无论是国际比赛还是其他比赛冤袁包括限制项

目在内的所有径赛项目尧田赛项目和混合赛事遥 渊3冤
在所有比赛渊无论是国际比赛还是其他比赛冤袁所有

径赛项目尧田赛项目和混合赛事渊包括限制性项目冤
中可能提供的双性人渊intersex冤或类似项目 [17]遥

这意味着如果野相关运动员冶不符合参赛资格条

件时袁 只能参加非国际性比赛或国际性比赛中的非

野限制项目冶袁或者参加男性项目比赛袁或者参加双性

人项目比赛渊如果赛事设置了这一类别冤遥 这实际上

就是将野相关运动员冶归入到了男性或双性人中遥

IAAF 于 2011 年颁布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后袁
印度田径领域开始着手执行这一政策遥 2013 年袁印
度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颁布确定了野特定冶体育运动员

参加女性类别比赛的女性雄激素过多症的标准程

序袁规定了针对印度雄激素过多症女运动员的调查尧
诊断和参赛资格的规则和程序遥 该规则在印度实施

后袁使得印度短跑运动员 Dutee Chand 参加女性比赛

的资格受到了限制遥 Dutee Chand 就该规则的合法性

上诉至 CAS袁对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提出质疑的依

据是院渊1冤该规则非法歧视女运动员和具有特定自然

身体特征的运动员曰渊2冤该规则是基于雄激素和运动

成绩之间存在关系的假设来制定的袁 但这是有缺陷

的曰渊3冤该规则与合法目标不相称曰渊4冤该规则是一

种未经授权的兴奋剂控制形式遥
2015 年袁CAS 仲裁庭就 Dutee Chand 诉印度田

联和 IAAF 案作出初步的裁决袁裁决 IAAF叶雄激素

过多症规则曳暂时中止实施遥 CAS 仲裁庭认为袁该规

则不合理地歧视了某些女运动员遥 IAAF 没有确定

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是必要的袁并且证明其与追求

的女子田径运动的合法目标相称袁 以确保体育竞赛

的公平性遥 具体而言袁IAAF 没有提供足够的科学证

据证明增加的雄激素水平与女运动员的运动表现之

间的数量关系遥 在没有这种证据的情况下袁CAS 仲

裁庭无法得出结论认为雄激素过多的女运动员享有

显著的运动优势而有必要将她们排除在女性比赛之

外[16]遥因此袁CAS 仲裁庭要求IAAF 暂停实施叶雄激素

过多症规则曳2 年遥 在这 2 年期间袁IAAF 可以向 CAS

提交进一步的书面证据袁证明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的
歧视性规则是合理的袁否则将宣布该规则无效遥

野DSD 规则冶实施后袁野DSD 规则冶以及随附的解

释性说明被送交 IAAF 成员协会遥 该规则的实施使

得来自南非的女运动员 Caster Semenya 的参赛资格

受到限制遥 2018 年 6 月 18 日袁Semenya 女士向 CAS

提出仲裁申请袁要求 CAS 根据叶国际体育仲裁法典曳
渊the CAS Code of Sports-related Arbitration冤第 R38 条

宣布 IAAF 的野DSD 规则冶是非法的遥 Semenya 的主

张院渊1冤野DSD 规则冶歧视出生或自然尧身体尧遗传或

生物学特征等方面曰渊2冤野DSD 规则冶在性别尧身体外

观等方面存在歧视曰渊3冤野DSD 规则冶 歧视参加特定

赛事 渊即 400 m 至 1 英里的项目冤 的女运动员曰渊4冤
野DSD 规则冶不是保持女性公平竞争所必须的袁不具

有相称性遥
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 袁CAS 对 Caster Semenya

一案作出裁决袁但与 Dutee Chand 案不同袁CAS 仲裁

庭确认了 IAAF野DSD 规则冶的有效性 [18]遥 该案 CAS

仲裁庭虽然确认了野DSD 规则冶存在歧视性袁但认为

IAAF 提交的证据证明了野DSD 规则冶的必要性和相

称性袁因为野DSD 规则冶是确保精英竞技体育女子项

目中的公平竞争袁 而公平竞争是 IAAF 追求的合法

目标遥 CAS 裁决之后袁Caster Semenya 向瑞士联邦最

高法院上诉袁以野DSD 规则冶违反基本人权尧公共政

策为由提起上诉袁要求撤销 CAS 的裁决结果 [19]遥 瑞

士联邦最高法院收到申请后袁 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

发出禁令袁责令 IAAF 暂停野DSD 规则冶遥 IAAF 请求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重新考虑这一禁令袁 瑞士联邦最

高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驳回了 IAAF 要求重新

考虑禁令的请求遥 IAAF 继续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

交反驳意见和相关证据材料遥 2019 年 7 月 30 日袁瑞
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了 5 月 31 日暂停 IAAF野DSD

规则冶适用于 Caster Semenya 的临时禁令袁并驳回了

Caster Semenya 关于暂停野DSD 规则冶的请求 [20]遥 瑞

士联邦最高法院表示袁 这是在听取了 IAAF 的反驳

意见后才作出决定遥法院认为野只有在对案件进行简

要审查后袁上诉可能是有充分根据袁才会发出此类禁

令冶遥但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总结审查中得出结论认

为袁Caster Semenya 的上诉似乎不太可能有充分根

据遥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发现袁CAS 在对专家证据进

行全面评估后发现 46 XY DSD 运动员具有明显的

运动优势袁如果一名 46 XY DSD 女运动员与其他正

从野性别验证冶到野参赛资格限制冶要要要女性运动员野性别冶政策的发展

20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0年 第 41卷 第 6期

常女运动员一起比赛袁就破坏了体育的基本原则袁即
公平竞争遥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其也受到这一发

现的约束袁还认为根据 CAS 经过广泛深入考察后提

出的女子田径运动完整性论点袁 指控违反不歧视原

则和侵犯人格尧 尊严而违反公共秩序似乎都是没有

充分依据的遥基于同样的原因袁南非田径协会要求暂

停野DSD 规则冶适用于所有女运动员的请求也被法

院驳回遥最终袁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于 2020 年 9 月 8 日

就 Caster Semenya 的上诉作出决定袁 驳回 Caster Se-

menya 的上诉请求遥 之后袁Caster Semenya 表示将寻

求向欧洲人权法院和国内法院继续上诉遥南非体育尧
艺术和文化部长 Nathi Mthethwa 将该裁决描述为

野非常不幸冶且侵犯了被归类为有雄激素过多症的女

运动员的基本人权袁并表示将与这一野不公正冶的裁

决作斗争遥 可见袁该案的后续走向仍然有待观察遥

从历史上看袁 女性运动员经历了各种歧视和偏

见袁 影响了她们和男性运动员一样平等参与体育运

动的权利遥 例如袁 古代奥运会禁止女性参赛遥 到了

1896 年的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袁虽然有 300 多

名男性运动员参加比赛袁 但没有允许女性运动员参

赛遥 Ritchie 认为袁 这一疏漏反映了皮埃尔窑德窑顾拜

旦渊Pierre de Coubertin冤努力将女运动员排除在奥林

匹克运动之外[21]遥顾拜旦还在该年发表了野无论女运

动员多么坚强袁 她的身体都不能被塑造而承受一定

的冲击冶的言论 [22]遥 当然袁女性运动员最终参加了

1900 年的巴黎夏季奥运会袁只是参加这届奥运会的

女性运动员只有 20 多名遥 直到 1964 年袁女子排球项

目进入奥运会袁 才标志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奥运会没

有女子团体项目的历史终结遥再到 20 世纪 70 年代袁
叶奥林匹克宪章曳渊Olympic Charter冤第 29 条专门规定

了女性可以根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规则袁 并在

国际奥委会的同意下参加奥运会遥当 1989 年萨马兰

奇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后袁 体育领域女性参加比赛

的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遥但是袁女性运动员参与体

育运动的权利得到不断保障的同时袁野性别验证冶及
其发展出来的一些基于性别发展差异的参赛资格限

制政策又引发了新的问题遥
首先袁野性别验证冶 政策尧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尧

野DSD 规则冶都涉及到女性运动员隐私权尧防止性别

歧视权利和健康权遥特别是对于国际奥委会和 IAAF

早期的性别验证而言袁 更是直接涉及到对一些运动

员的性别认定或判定袁存在严重的歧视袁侵犯了基本

人权遥 而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尧野DSD 规则冶中歧视

问题也是值得高度关注的袁涉嫌与叶世界人权公约曳
渊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冤尧叶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曳渊Convention to Eliminate Al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冤尧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曳渊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冤尧叶欧洲人权公约曳渊Euro鄄
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冤 等诸多的国际法

律文件相冲突遥同时袁这些规则所产生的歧视也与体

育组织如国际奥委会的 叶奥林匹克宪章曳尧IAAF 的

叶国际田联章程曳渊IAAF Constitution冤 中的禁止歧视

条款相冲突遥 这些规则被 IAAF 的成员协会实施袁就
会导致规则与成员协会所在国家的相关法律相冲突

的情形遥
其次袁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尧野DSD 规则冶 强制

性要求特定的女运动员通过药物或手术治疗来使其

天然的内源性雄激素达到规则的要求袁 这种强制性

要求涉嫌严重侵犯运动员的健康权遥 因为药物治疗

的副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评估袁 而手术治疗具有

不可逆性袁对健康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遥对于这些规

则 袁 世 界 医 学 协 会 渊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袁
WMA冤也发表声明认为这些治疗不是必要的遥WMA

于 2019 年就呼吁世界各地的医生不参与实施野DSD

规则冶遥 2019 年 5 月袁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 WMA

理事会会议上袁WMA 要求立即撤销 野DSD 规则冶遥
WMA 认为野DSD 规则冶是对女运动员遗传变异的公

然歧视袁 并会迫使运动员服用不必要的药物和接受

不必要的治疗袁违反了国际医学道德和人权标准 [23]遥
可见袁目前对于雄激素异常女性采取治疗手段后的副

作用问题袁 以及不必要的医疗措施是医学界十分重

视的袁且被认为存在健康风险遥IAAF 提供了证据支持袁
但仍然不足以使得野DSD 规则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遥

第三袁IAAF野DSD 规则冶出台后袁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表达了高度的关切遥 南非运动员 Semenya 针对

野DSD 规则冶 上诉至 CAS 后袁2018 年 12 月 19 日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向 CAS 提交了一份

法庭之友材料遥 2019 年 3 月 20 日袁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发表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声明袁 呼吁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研究歧视性体育政策袁 包括限制女性内

源性雄激素渊睾酮冤水平的规则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认为袁 要求性别发展存在差异且对雄激素敏感的女

性和女童运动员降低其血液睾酮水平的规则具有歧

视性袁可能违反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袁包括平等和不

受歧视权利尧 享有可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标准的权

利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尧工作权尧享有公正和有利

的工作条件的权利尧隐私权尧免于遭受酷刑和其他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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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权利袁 以及充分尊重人的尊

严尧身体完整和身体自主权的权利遥 并且基于种族尧
性别或任何其他歧视理由歧视妇女和女童的体育规

章和做法可能导致这些女性和女童因其身体和生理

特征而被剥夺参与竞赛的权利遥 这是在强化有害的

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尧种族主义尧性别歧视和侮辱袁侵
犯这些女性和女童的尊严尧隐私尧身体完整和身体自

主权[24]遥因此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呼吁各国确保体育

协会和机构按照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执行其他政

策袁并避免制定和执行强迫尧胁迫或以其他方式迫使

女性和女童运动员遭受不必要的羞辱的政策尧 做法

和有害的医疗程序袁 废除否定女性和女童身体完整

和自主权的规则尧政策和做法遥 可见袁作为国际人权

事业机构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于野DSD 规则冶已经

表达了明确的立场袁这种立场的确立基础就是野DSD

规则冶侵犯了相关运动员的基本人权遥
第四袁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尧野DSD 规则冶 是否

是当前体育领域必要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遥叶雄
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尧野DSD 规则冶 等政策是否与其所

追求的目标具有相称性是值得格外关注的遥 评估一

项规则在民主社会中是否是必要的袁 直接关系到该

规则是否合法遥 欧洲人权法院在野FNASS 等诉法国

案冶中做了很好的诠释和示范遥 在评估反兴奋剂野行
踪规则冶是否在民主社会中必要时袁欧洲人权法院强

调袁如果一项规则构成对相关权利的野干涉冶袁那么这

种干涉必须是野迫切的社会需要冶遥 欧洲人权法院认

为必须考虑两方面的问题袁 第一是使用兴奋剂的危

害曰 第二是确定在欧洲和国际层面是否存在反兴奋

剂的理由[25]遥 关于第一个方面袁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袁
兴奋剂不仅危害运动员健康袁破坏体育公平袁而且运

动员使用兴奋剂还对未成年人使用违禁物质起到了

不好的示范作用遥所以袁兴奋剂不仅对健康和公平产

生危害袁还危及到社会环境遥 关于第二个方面袁反兴

奋剂既能保护公平竞赛袁也能保护运动员健康袁还能

营造抵制使用违禁物质尧打击作弊的良好社会氛围遥
在欧洲和国际层面存在反兴奋剂的理由袁 所以反兴

奋剂是对运动员相关权利的干预袁 与所追求的合法

目标具有相关性和相称性 [25]遥 同样思路可以适用到

野DSD 规则冶 等政策的相称性考察上遥 虽然根据

IAAF 的说法袁野DSD 规则冶是为了维护公平竞赛袁但
由于这种规则依赖的科学基础还没有足够的说服

力袁所以野DSD 规则冶所具有的益处还只是一种野想
象冶遥可以说袁IAAF野DSD 规则冶对运动员参赛所产生

的限制和干预袁远远没有达到社会需要的迫切程度遥
野DSD 规则冶对野相关运动员冶权利的干预与其追求

的目标不相称袁 反而给社会造成了体育领域可以实

施歧视的不良示范效果遥更为重要的是袁反兴奋剂领

域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叶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

奋剂国际公约曳渊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gainst Dop鄄
ing in Sports冤和叶欧洲反兴奋剂公约曳渊European An鄄
ti-Doping Convention冤作为法律基础遥 而野DSD 规则冶
不仅没有法律基础袁反而与联合国叶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曳等国际法律文件存在冲突袁完全缺乏

像反兴奋剂那样的法律基础遥所以袁从欧洲人权法院

在野FNASS 等诉法国案冶中对反兴奋剂野行踪规则冶
的必要性和相称性分析可见 袁CAS 仲裁庭在 Se-

menya 一案中关于野DSD 规则冶的必要性和相称性分

析存在较大的问题遥
第五袁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尧野DSD 规则冶 无法

解决公平性问题遥 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尧野DSD 规

则冶的目的是维护比赛的公平性袁其手段是通过设定

雄激素水平来确定女性参赛标准遥 但对于雄激素水

平所带来的科学依据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袁 且假

设雄激素水平高具有一定的竞赛优势袁 但这种优势

与身高尧臂长尧视力等生物学因素所带来的优势相比

更大吗钥这些优势有本质的差异吗钥身高尧臂长尧视力

等一些生物学优势被认为是上天给予天才运动员的

野馈赠冶袁 而女性运动员天生具有较高的雄激素水平

却被剥夺参赛资格遥且有研究发现袁身体运动能力与

200 多种不同的遗传变异相关联袁超过 20 种变异与

精英竞技体育有关 [26]遥 那么为什么唯独以雄激素水

平这一单一的生物学因素作为判定标准呢钥 既然基

于体育竞赛公平性的要求袁 需要根据雄激素水平这

一生物学因素来划分参赛资格袁 那么同理是否也需

要根据身高尧体重尧臂长等其他生物学因素来划分体

育项目和限制参赛资格呢钥 这些是值得进一步思考

的重要问题遥
第六袁 体育领域的权利能否超越基本人权是一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遥 根据 IAAF 的观点袁叶雄激素过

多症规则曳尧野DSD 规则冶 制定的最重要目的是维护

体育领域的公平竞赛遥 可以将运动员的公平参赛权

作为体育领域的一种基本权利袁 当然体育领域的权

利还有很多袁比如公民参与体育的权利袁这种权利已

经被很多国家的体育法所明确规定遥此时袁一个新的

问题就出现了袁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尧野DSD 规则冶
是为了保障体育领域的公平竞赛权袁 同时这些政策

侵犯了相关运动员的健康权尧隐私权等基本人权遥那
么袁体育领域的公平竞赛权是否能超越健康权尧隐私

权尧防止歧视权等基本人权钥 同理进行类推袁公民具

有参与体育的权利袁 新冠疫情下的诸多防疫措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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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公民的外出锻炼袁 公民体育参与权能够超越防

疫措施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吗钥如果承认了叶雄激素过

多症规则曳尧野DSD 规则冶的合法性袁那么是否意味着

体育领域专有的权利可以超越基本人权呢钥 这些问

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的遥

针对运动员出台的性别政策袁 尤其是 IAAF 的

野DSD 规则冶袁我国是需要谨慎对待的遥由于 IAAF 的

野DSD 规则冶是要求各国田径协会遵守的袁所以中国

田径协会对此规则也是要进行回应的袁 或者说中国

田径协会需要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来执行 IAAF 的

野DSD 规则冶遥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袁中国田径协会必

须要认真研究 IAAF 的野DSD 规则冶是否与我国的相

关法律袁尤其是否与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曳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曳相冲突遥 而且我国也是联合国叶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曳的签署国袁对野DSD 规

则冶在我国适用的合法性审查是必须要做的遥2020 年

6 月 15 日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报告袁敦促各国

应禁止野DSD 规则冶遥 所以袁我国的体育部门在出台

相关政策之前袁需要进行严格的论证遥 此外袁值得注

意的是 2020 年 6 月 16 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渊World

Anti-Doping Agency袁WADA冤公布的 2021 版叶世界反

兴奋剂条例曳渊World Anti-Doping Code袁WADC冤和国

际标准的最终版本袁该版本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生

效遥 该版本中第 23.2.2 条的释义 115 写道院野国际单

项体育联合会可以使用兴奋剂检查的数据来监督与

变性者有关的参赛资格和其他参赛资格的规则冶遥这
个条款实际上是在野常规兴奋剂检查冶中增加了性别

验证的检查袁 等于是把性别验证的检查进行了一个

授权袁 但这种性别检查是否应该放在兴奋剂检查中

是值得思考的遥在 Dutee Chand 案中袁Dutee Chand 提

出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是一种未经授权的兴奋剂控

制形式袁IAAF 否定了这种说法遥 但如今 WADC 规定

使用兴奋剂检查的数据来监督与变性者有关的参赛

资格和其他参赛资格的规则袁 实际上等于是将性别

验证纳入兴奋剂检查袁 这里的规定实际上是希望确

立兴奋剂检查样本用于性别检查的合法性遥 就我国

而言袁在实施 2021 年版 WADC 时袁尤其是在修改国

务院行政法规叶反兴奋剂条例曳时袁需要考虑到 2021

版 WADC 第 23.2.2 条的释义 115 的内容遥

目前袁野性别验证冶 政策尧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尧
野DSD 规则冶 等体育组织的性别政策已经引发国际

体育界尧医学界尧法律界的广泛讨论遥 2018 年 9 月 18

日袁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机构在致 IAAF 主席 Sebas-

tian Coe 的一封信中敦促 IAAF 撤回野DSD 规则冶遥在

信中袁3 名身心健康尧酷刑和女性歧视野特别报告员冶
对野DSD 规则冶表示了野严重关切冶袁认为野DSD 规则冶
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遥可见袁有关女性运动员性别政

策的问题已经与医学尧法律等诸多方面深度关联袁这
类规则所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多遥此外袁变性运动员

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体育领域基于性别的权利冲

突遥 一些男性运动员通过性别重新分配手术和相关

治疗成功转变成了女性遥 一些女性运动员也通过双

侧乳房切除术尧子宫切除术尧生殖器重建手术渊GRT冤
等治疗转变成男性遥 这些新现象的出现将使得体育

领域的性别政策和基于性别的参赛资格规则进一步

复杂化袁其所面临的挑战和法律风险也将不断增加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尧野DSD 规则冶
这类规则是基于体育公平竞争要求设计的袁 同时与

人权存在冲突袁 由此引发的问题一方面涉及相关规

则的合法性袁 另一方面又涉及体育的发展及体育在

人权保护事业中所承担的角色遥 总之袁隐私权尧防止

性别歧视权利和健康权是运动员作为一个普通人所

拥有的基本人权袁 这就使得如何去权衡体育领域的

公平竞赛权和女性运动员基本人权保护成为一个亟

需解决的问题遥 此外袁叶雄激素过多症规则曳尧野DSD

规则冶 最终的效果能否真的解决体育竞赛公平性也

是存在较大疑问的袁 或者说这些规则追求的公平是

否是体育运动发展所必须的遥 野绝对公平冶或许只是

雾里看花袁 至少需要颠覆当前体育运动中的诸多固

有传统袁 比如篮球项目是否应该按身高来决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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